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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欢要提倡节俭”“秧歌不宜太多”“要关心
群众疾苦”……延安时期春节前后的报刊上，常
常刊登着暖心的过节提醒。“比如 1946 年陕北部
分地区遭遇灾荒，春节来临前，陕甘宁边区政府
在《解放日报》发出指示，要求各地组织秧歌队时
要遵循自愿原则，不宜铺张浪费，时间不能太晚，
以免耽误群众生产。”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
任胡建满说。

“人民这么拥护共产党，根本原因是共产党让劳
苦大众找到了做人的尊严。”陕西延安干部学院副院
长杨晓红说。正如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
的所见所闻：少先队员喜欢红军，因为“他们生平第一
次受到人的待遇，吃住都像人”；穷人分到了田地，娃
娃能上学；很多工人过的“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有运

动、新鲜的山间空气、自由、尊严、希望”。
“红军未到的时候，这是一个荒凉的穷苦的城，然

而人民的背上压着繁重的捐税。”诗人何其芳在《我歌
唱延安》中如此写道，红军到陕北后，“延安的城门成
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
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这个活着的城像一个活着
的人，不断地生长。”他开始在自由、宽大、快活的空气
中“为少男少女们歌唱”，感叹“生活是多么广阔，生活
又是多么芬芳”。

“共产党领导下生活的巨变，是延安时期火红年
味的现实土壤。”杨晓红说，“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
传统佳节，劳动人民就是要在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
里，用拜年、秧歌、社火等最朴实也最隆重的方式，表
达翻身做主人的喜悦，表达最真实的欢畅。而艺术家

们通过深入群众，创作大量接地气的年
画、秧歌剧等文艺作品，为群众代言，用艺
术礼赞这种全新的生活，全新的时代。”

当春节的脚步走来，今天的革
命圣地，火红年味历久弥新：悠扬的
民歌唱起来了，欢腾的腰鼓打起来
了，热情的秧歌又扭起来了……

这“龙腾虎跃盛世春，五谷丰登
又一年”的神州美景，恰如“人民
音乐家”冼星海于 1938 年写给
妻子钱韵玲的信中所愿：“我们
到陕北去吧，那里可以给我们更多
的勇气，那里使我们更了解真正
的爱……”

用艺术礼赞生活

追寻延安时期的火红年味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陈晨 孙正好 李浩

欢快的秧歌扭起来，喧天的锣鼓敲起来，大红的绸带舞起来，喜庆的歌儿唱起来！男女老少，家家户户，欢声笑语，连成一片，每到正月，整个陕北大地笼罩在浓
浓的年味当中。

锣鼓喧天辞旧岁，欢天喜地过大年。当我们沉浸在一片喜庆祥和的年节氛围中，有没有想过延安时期是怎样过年的呢？那时候又有哪些火红的年味？革命人
又如何在艰苦卓绝的战斗岁月中鼓舞士气、激扬斗志？新春佳节来临之际，记者再回陕北，重温那段孕育着无数希望、充盈着无限生机的岁月芳华。

“除夕之夜，欢乐的气氛笼罩着我们的村庄。
家家窗前点上了灯笼，院子的地上铺满了炸得粉
碎的红红绿绿的炮皮。在那些贴着窗花和对联的
土窑洞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八碗’。”这是作
家路遥笔下的陕北春节。作为黄土文化集中区，
陕北大地的年味充满着浓郁的黄土风情：窑洞里，
蒸的是黄馍馍，贴的是红窗花；窑洞外，敲的是震

天锣，扭的是大秧歌。
陕北是革命老区。陕北的春节拥有更多火红

的革命浪漫主义色彩。从新秧歌运动、新年画运
动到双向奔赴的军民大拜年，陕北的年味既有“山
丹丹花开红艳艳”的热烈，也有“高楼万丈平地起”
的豪情，更洋溢着“试问九州谁作主，万众瞩目清
凉山”的自信。

延安时期有哪些火红年味？革
命人又如何在艰苦卓绝的战斗岁月
中鼓舞士气、激扬斗志？新春佳节来
临之际，记者再回陕北，在飞扬着红旗
红花红腰带的黄土地上，重温那段孕
育着无数希望、充盈着无限生机的岁月
芳华。

“小窑洞里，灯光如豆，安波坐在一张小桌子前……
一支曲子谱完，感觉不理想马上就改，只是开头的‘雄
鸡，雄鸡，高呀么高声叫’一曲，就不知道改了多少遍。”
临近春节，冬日暖阳中的延安年味渐浓，修葺一新的鲁
艺旧址静候着佳节到来。镌刻在旧址安波纪念馆、描
绘“小调大王”安波为《兄妹开荒》谱曲的这段文字，将
时针拨回到81年前那个年味十足的春节。

1943年春节，延安城中锣鼓喧天，一场精心筹备的
军民联欢会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拉开大幕。尽管黄
土飞扬，天寒地冻，但正如台下安波的回忆所言：“一座
巍巍的人山赫然地从平地竖起。”

这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来自鲁艺的艺术家们
在“文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号召下，将创作
之笔对准人民、用群众语言创作后的汇报演出。

“挑起担儿上呀上山岗，一头是米面馍，一头是
热米汤。”在两万多位军民的翘首以盼中，王大化身
系红腰带，顶着陕北人民最熟悉的白羊肚手巾跨上
舞台，身边是穿着花棉袄的李波。两人唱的是陕北
秧歌调，扭的是陕北秧歌舞，演的是陕甘宁边区农
民马丕恩父女“早起晚眠，努力生产”的劳模事迹。
虽然缺乏专业场地，也没有高端音响助阵，但在观
者潮水般的叫好声中，以劳苦大众为主角的《兄妹
开荒》，火了！

“《兄妹开荒》轰动了整座延安城，火到什么程
度？《解放日报》配发了社论，刊登了曲谱。王大化和
李波成为那个时代的‘顶流’，市面上出现了王大化牌
的香烟、肥皂。”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当时很
多群众到鲁艺看秧歌剧，不说剧名，都说‘去看王大
化’。这部剧原名叫《王二小开荒》，也是群众把它喊
成了《兄妹开荒》。”

《兄妹开荒》成为延安新秧歌运动中的代表作。
“在陕北，秧歌历史悠久。千百年来，陕北人用扇子寓
意风调，用花伞代表雨顺，用扭秧歌庆典祈福。他们

如仙踏云地走，如醉发狂地扭，如风戏柳地摆，如浪奔
腾地跳。”国家级非遗项目“陕北秧歌”省级传承人贺
世成介绍。

扭秧歌至今仍是陕北最强春节仪式感之一。每
逢正月，炸裂的鼓点配合飞舞的红腰带，让这片黄土
地沉浸在歌舞狂欢之中。

“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
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
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延安文艺座谈会
后，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陕北秧歌成为艺术家联系群
众、深入群众的“金钥匙”，鲁艺成立了秧歌队。曾经
接受西方艺术熏陶的艺术家们，开始在传统文化、民
间文化的艺术宝库中挖掘创作灵感。

“陕北原来只有秧歌调、秧歌舞，没有秧歌剧。鲁
艺的艺术家们拜群众为师，通过田野采风，在民间艺
术的基础上去粕存精、提炼创新，开创性地发掘了有
情节、有故事的秧歌剧。”刘妮说。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兄妹开荒》横空出
世，新秧歌运动就此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鲁艺大秧歌队彩排的那一个晚上，当锣鼓敲打
起来，秧歌舞跳起来的时候，一种感奋之情涌上心
头。”鲁艺秧歌队乐队成员、作曲家李焕之在回忆文章
中这样写道。

他也成了秧歌队的一员，有时敲锣鼓，有时拉
手风琴。“陕北民间大秧歌的健壮、豪放的舞步、舞
姿……那种沉宏、铿锵的秧歌锣鼓点……这一切都
是那么新鲜、那么生动，而又那么亲切近人。”

据《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延安志》记载，
1943年春节，鲁艺秧歌队成员多达150人，在杨家岭、
中央党校、文化沟等地进行巡回演出。除了《兄妹开
荒》，还上演了为三五九旅战士们新编的秧歌舞《摇花
篮》等文艺作品。

在阵容庞大、热火朝天的秧歌演
出中，最抢眼的还属刘炽，这位后来创
作了《我的祖国》《英雄赞歌》《让我们荡
起双桨》等经典作品的音乐家，当时是
鲁艺秧歌队的“伞头”。

在陕北大秧歌中，领舞、领唱的演
员往往手执花伞为具，故称“伞头”。
走进位于鲁艺旧址的刘炽纪念馆，几
张黑白老照片定格着当年军民一起闹
秧歌的动人瞬间。画面中，刘炽手持大
花伞，正在延安城内演出，飞扬的舞姿
中，透露出浓浓的年味。除了上阵演
出，作为冼星海的学生，刘炽还创作了
《减租会》《运盐去》《胜利鼓舞》等经典
秧歌剧。

“新的内容、新的艺术形式孕育出新
的生命力。正是在秧歌剧的基础上，鲁
艺发展起了新的歌舞形式、新的歌剧形
式。到 1944年春节，延安工厂、学校、部
队组织的秧歌队多达 27 个，上演了 150
多个节目。延安到处充满了欣欣向荣的
节日氛围。”延安鲁艺文化中心副主任王强
说。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随着革命节
节胜利的嘹亮号角，陕北大秧歌更是扭遍
了全中国。时至今日，当年被群众热捧的
经典秧歌剧，仍是陕北不少地方的春节年
味。

“近年来，我们复排了《兄妹开荒》《夫妻
识字》等经典剧目，用腰鼓、秧歌剧等组合成
原汁原味的红色文艺剧目《延安故事》，作为
春节期间下乡演出的文化大餐。”延安市宝
塔区民众剧团团长杜玉富说。

接地气的新秧歌“火出圈”

“1944年春节，新秧歌活动闹得更红火了……桥
儿沟乡的秧歌队在大年初一的早晨就到鲁艺院内拜
年来了。”“我很喜欢那位老伞头领唱的秧歌调……唱
出了与解放了的人民之间的亲密无间的情谊。”

这段文字出自延安文艺纪念馆收藏的李焕之著
作《音乐创作散论》。通过回忆延安时期春节拜年等
种种细节，李焕之创作了传世经典《春节序曲》，至今
仍被国人称为过年专属“BGM”。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拜年方式，往往简单淳
朴又情意浓浓，除了秧歌拜年，还有座谈聊天，或是互
致问候。”延安职业技术学院红色文化教育培训中心
教授高慧琳说，比如，1945年农历大年初一，中央领导
带着警卫员到枣园乡政府给群众拜年。其间，陕甘宁

边区的劳动模范也来给中央领导拜年。
蔬菜、鸡蛋、黄酒、油馍……延安时期，军民之间

的新春礼物，往往就是小杂粮和农家土特产。1943年
春节，“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双拥运动”在延安热
火朝天地开展起来。“正月里来是新春，赶上了猪羊出
呀了门。猪啊，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咱英勇的八路
军。”首演于当年的《拥军秧歌》，以质朴热烈的唱词，
勾勒出军民鱼水情深的热闹年味。

“新年前后，子长募集慰劳品大肉万斤、豆子70石、
鞋 5000余双。吴起赠每户抗战家属大肉 2斤。”这是
1944年新春佳节，陕甘宁边区涌现的拥军热潮之一。

1946年春节，当时的劳动英雄杨步浩带着老乡，
一路敲着锣鼓、扭着秧歌到王家坪拜年，给中央领导

送来书有“人民救星”的大匾额。
延安时期，军民之间的春节大拜年可

谓是双向奔赴。1943 年春节，毛泽东得
知枣园村有 24位 60岁以上的老人，其中
两位老人正月十五过生日，便在元宵节
当天宴请 24位老人，饭后给每人发了一
块香皂、一条毛巾，还请大家看了场电
影。

“有一年，秧歌队来杨家岭拜年，有户
人家住在后沟里，因为要保障春节供应，
忙着磨豆腐，顾不上看秧歌。”王延雄说，

“毛主席请秧歌队专门绕到豆腐坊，给那
户人家扭了场秧歌。”

双向奔赴的春节大拜年

● 鲁艺旧址东山上的安波纪念馆

● 1943年鲁艺秧歌队在延安演出，排
头者为刘炽（资料图片）

● 1943年春节王大化与李波演出《兄
妹开荒》（资料图片）

● 鲁艺秧歌队演出的《拥军花鼓》（资料图片）

● 鲁艺师生合影（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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